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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电影，创作者就是创世者
林天强

因为电影《三

体》和其他一系列

科幻电影的开拍，

媒体称今年是“中

国科幻电影元年”。

科幻电影成为网络

热词，国家领导人

也接见科幻作者，

科幻电影作为一种

重要的类型兴起势

在必然。

我 们 是 80 年

代的大学生，对科

幻电影的热情来得

更早，不少至今还

在发烧。我 1988 年考入清华大学，1993 年毕业，

我们这一拨人是 80 年代最后一拨大学生，也是

90 年代第一批进入市场的大学生。小时候受的

教育是理想主义的，也是看着《未来世界》《珊

瑚岛上的死光》这些科幻电影长大的。但是我们

一毕业，马上面临非常现实的问题——90 年代

全社会市场化。在财富热潮中，科幻成为小众的

趣味。

我进入电影业后，从前期、后期到运营做了

大量工作，二十年间也跨界到大文化产业链。在

做过 798 艺术区后，还做过文化产权交易所，近

些年又回到电影创作。当社会处于后发赶超阶段，

学习和仿造就可以了，无暇幻想，艺术成为奢侈。

但是当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领先程度，可以

成为其他社会研究和学习的选项之一，要独立处

理未知问题，要领先探索未知世界，科学的想象

力和艺术的想象力就变得非常重要。科幻创作可

以天马行空，但是机遇来自社会。对科技的认知

是进步的乐观的，或者是退步的悲观的，实际上

是一个想象共同体。这个时候的科幻自由写作，

无意中满足了社会需求，满足了社会大众，为解

决复杂世界的复杂问题、大众创新问题、科技进

林天强

《三体》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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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方向问题，提供了想象力源泉和工具。

我对科幻电影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

一句话是世界本来很科幻；第二句话，电影天然

是科幻；第三句话，创作者就是创世者。

世界本来很科幻。最近的一个热闻就是小说

《三体》的编审杜虹身患绝症，去世前选择了死

后进行遗体冷冻。她是华人中第一个冷冻遗体的，

实际上是将遗体头部分离保存在 -196℃的液氮环

境特殊容器中，50 年后解冻，看看凭那时的科学

技术能否让杜虹解冻头部、再造身体，也就是复

活——就像《三体》里的云天明一样。这个新闻

把现实世界和科幻世界连接起来了。很多科幻创

作，是从现实的身边开始建构世界，《三体》就

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出发，开始构建一个

很远大很哲学的宇宙。

对于创作者来说，是用科学的观点、宗教的

观点，还是神话的观点来建构这个世界，其实只

是世界观的不同、哲学观的不同，它有系统和非

系统、逻辑和非逻辑的区别。

科学理论建构的世界其实是有局限性的。简

单来讲，科学理论是建立在逻辑和实验的基础上。

首先理论上需要逻辑自洽，不能自相矛盾，这是

公理体系。第二可以用实验论证，这是证伪体系，

这是科学理论的坚实基础，也行之有效。

上世纪 80 年代有一套出版理念很先进的丛

书，其中有一本《GEB，一条永恒的金带》谈到

数学家哥德尔、美术家埃舍尔、音乐家巴赫之间

的关联。其中哥德尔定理证明任何一个公理体系，

如果想解释所有命题，就不能保证该体系是逻辑

自洽的，也就是说如果想不自相矛盾，就必须同

意有一些命题是公理体系不能解释的，这就是所

谓科学理论的完备性和纯粹性不能同时并存。这

既是唯科学论不能成立的理由，又为艺术、超验

体验等范畴提供了空间，也为科幻艺术提供了空

间。如果把科学绝对化、功利化、庸俗化了，就

不可能有卓越的科学想象力。科幻电影恰恰打破

了科学理论的禁忌，大胆假设创造了符合科学规

则的艺术世界。谁敢说大爆炸理论、万有理论、

超弦理论和神秘的艺术体验没有关联？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现实的压力，大

家的想象力实际上是受了一些遏制，或者说不

是那么受鼓励。坚持在科幻第一线很不容易。

今天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我们希望不

管从科技的想象，还是艺术的想象方面，科学

幻想能有一个引导和启发作用。科幻离我们的

世界并不远，连接历史和未来的就是科幻，当

《2001太空漫游》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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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本身的现场，可能就是某

个科幻电影的场景，这世界本来很科幻，这是

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

电影天然是科幻，科幻未必是电影。电影

建构想象世界，导演要把观众带入一个“规定情

景”。电影比文学更复杂一点，是通过光影、声

音、角色作用于观众的视听来建立一个世界。因

为多方面专业团队的共同努力，制作水平越高越

容易把大家引入情景。通过影音方式建立的时空

关系，首先让观众相信这个世界，然后把他带入

规定情景，作为一个角色，在这个世界里建立自

己的运行方式——这是电影的专业水准。科幻建

构一个世界，电影也是建构一个世界，想象逻辑

是相通的。

《三体》的艺术构思来自于三颗恒星的不确

定性运行，这是天体力学的一个经典问题。科幻

偏爱的科学理论包括相对论、量子论、混沌理论

和其他讨论复杂性的理论。科学一定是决定论的

吗？我们需要了解科学的不确定性来源是什么。

误差问题来源于测量的局限；混沌理论是普利高

津对复杂系统的理论解释；量子论是玻尔和海德

堡等用概率论、波函数、测不准原理等工具对微

观世界的理论解释；相对论则是爱因斯坦对接近

光速时的高速世界所建立的决定论体系；到宇宙

观层次，牛顿力学相当厉害，解释了天上星星的

运行，在这个决定论体系中依然有三体现象这种

多质点运动的复杂性。这些不确定性是不同级别

不同层次的问题，世界观不同，艺术地创建想象

世界的方法论就不同。

在决定论的世界观下面，好莱坞的电影是线

性的，是决定论的，有高潮有结果。但是当代电

影可能不是线性的，不是决定论的，而是有选择

的，也是有蝴蝶效应的，比如塔伦蒂诺的《低俗

小说》。人们习惯用概念讲话，但电影是一种特

殊的语言体系，科幻也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个

语言体系大家研究得太少了。电影是用镜头讲话，

是用动作、情节、节奏，用场和幕在讲话，而不

是从概念、从词、从符号来讲电影。人类的思维

并没有被简单的决定论训练成线性思维，不仅有

逻辑，还有直觉。直觉是多维的，可能是创新之

源，是科幻文学和电影创作的源泉。 

创作者就是创世者。每个科幻作家，几乎都

是单枪匹马地建构一个世界。创作者的世界是多

维的，要把导演头脑中建构的多维世界呈现为一

个现实的作品，就要通过视听的语法结构，以蒙

太奇的方法切割组合成观众的维度，呈现给观众，

这是电影导演的专业工作。

导演讲述故事有四种方式。简单地讲述简单

的故事，这是学生

习作；简单地讲述

复杂的故事，这是

作者电影；复杂地

讲述简单的故事，

这是好莱坞经典叙

事；复杂地讲述复

杂的故事，这是科

幻电影。

拍好科幻电影

为什么很困难呢？

因为一个好世界和

一个好故事可能有

天然的冲突。什么

是好世界？一个作科幻电影《阿凡达》剧照



59

（11）.2015
SHUIMU TSINGHUA  NO.59

人文日新

家，费尽心思建构一个世界，一定是逻辑自洽

的。什么是好故事？比如说有一个科幻的灾难发

生了，解决这个灾难，就是一个故事。对于一个

科幻作家，世界观构建要完善，让读者认为这世

界从科学上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好的世界。但

一个好故事恰恰不能那么完善，一个好的故事常

常通过一个个矛盾和冲突的解决，来达到一个个

高潮。

当下中国电影一线的创作团队未必在科学素

养上能够达到观众的水准，尤其是当今主流电影

观众是 20 多岁的女性观众和他们的相关朋友，

他们可能从互联网上，从大量的美剧中，从各个

方面得到电影的熏陶、科幻的熏陶。观众倒逼创

作者接近世界水准，这对于今天的电影创作，对

于所谓的科幻影视元年，会起一个促进的作用，

为创作我们的科幻电影精品提供推动作用。

虽然我们的电影工业化程度还不高，各方

面的专业人员还在成长当中，对于电影《三体》，

我们还不敢特别看好它的制作水准，但是它形成

了一个热点。这可能是从 1983 年以来科幻界一

个扬眉吐气的时期，激励科幻创作者去迎接“科

幻电影元年”这个时点，参与到这个趋势中，参

与到电影和科幻相互融合的潮流中，这就是创造

历史。  

（作者为文化创意产业专家，当代艺术家）

科幻电影《变形金刚》剧照 电影《三体》的海报

科幻电影《星际迷航》剧照


